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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江陰出生的傳教士之
子、從格林奈爾大學戲劇系退休
的 墨 斐 特 老 教 授 （Alexander
Moffet）早就和南京大學英文系
研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劇
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專家劉海平教

授商議，邀請寧波甬劇團來我校演出。經過多方協作
、兩年統籌，今年十月上旬甬劇團終於成行，主打劇
目是根據奧尼爾的《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
改編的《安娣》（Andi），配英文字幕。我校學生則
在墨斐特指導下上演英文版，兩廂對照，頗有意趣。

劉教授介紹，奧尼爾對現代中國戲劇影響至大，
西方劇作家可與之比肩的只有莎士比亞。二十年代洪
深就模仿他的《瓊斯國王》創作過《趙閻王》，曹禺
的《原野》（後來拍成劉曉慶主演的電影）也借鑒過
同一作品。有趣的是，話劇這樣的 「陽春白雪」借鑒
奧尼爾，在中國觀眾中反響平平，幾種接地氣的地方
戲卻大為成功。十一年前來我校演出的河南曲劇團，
曾以根據奧劇改編的《榆樹下的戀情》力挽狂瀾，讓
瀕臨破產、解散的劇團起死回生。劉教授認為這是因
他們深入鄉間演出，既植根傳統民族藝術，又吸收西
方元素，新鮮又地道，在農村觀眾中大受歡迎。

這次訪問我校的是世界唯一的甬劇團，今年正好
成立六十周年。除了每年在國內演出一百五十多場戲
，他們曾在法、德、沙特和美國紐約林肯中心表演過
。來訪者包括九名演員，十五名樂師和技術人員，及
寧波文化局兩位領導。領銜女主演王錦文是國家一級
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總經理薄孝波告訴我，
萬里出行，他們盡量精簡行裝，只帶了少量美國沒有
的小道具和民樂樂器，舞美設計都靠我校師生的合作
。也就是說，中美兩台戲用的是相同背景。

此劇可看作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後續，回答
魯迅提出的 「娜拉走後怎麼樣」這個問題。女主人公

安娣和分離十五年的船老大父親在上海重聚，住到船上。某天救起
一位沉船遇難的山東水手，對她一見鍾情，但父親不願女兒嫁一個
像他這樣漂泊無着的男人。爭執過程中，她坦白了過往：被父親寄
養在江西農村時，她遭人強暴，離家出走，被迫從事皮肉生意，但
她表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兩個男人說了算。最後三人解
決了矛盾，但兩個男人還是離她遠航，只剩她在岸上留守。

甬劇最早稱 「寧波灘簧」，用花鼓灘簧聲腔、寧波方言演出。
和 「高大上」的 「國劇」京戲不同，這是個較年輕的地方劇種，唱
腔、做功、服裝都沒那麼 「格式化」。這次，甬劇團特聘國家話劇
院著名導演王小鷹和本團導演合作，自創道白、配樂、唱段。原著
發生在一百年前的紐約和波士頓附近，甬劇版則設定成上世紀三十
年代的上海和寧波。原著在西方被視為 「情節劇」（melodrama）
。甬劇也保留了故事曲折、感情火爆的特色，但較少渲染父親對大
海的恐懼、痛恨情緒，而安娣的刻畫則更富 「中國特色」的婉約。
聽說當初觀眾批評奧尼爾此劇結局是粉飾太平的蛇足，但這樣不確
定的尾聲在中國人眼裡還算不上大團圓吧。

這次演出，除了布景燈光由我校提供，還有幾位學生參與配樂
，演奏小提琴為劇中抒情唱段增色。英文字幕由劉教授主持編定，
我校中國留學生幫助準備。觀看演出的除了我校師生、家屬，也有
小鎮居民。在小鎮期間，甬劇團另有專場表演傳統折子戲和民樂，
再去匹茲堡為賓州州立大學演出，之後就回國了。

甬劇團遠道而來，行色匆匆，甚為辛苦。他們為美國觀眾介紹
了中國傳統曲藝，加強了兩國藝術家和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又居
功至偉。

據九月十五日《
重慶晨報》披露：大
學畢業的小蔡，怎麼
也沒有想到，應聘好
不容易進入複試階段
，竟因為一份手寫的

簡歷，直接被公司刷掉！經詢問後得知，原來
，小蔡在四百字的簡歷裡，竟寫了二十四個錯
別字，這也成了公司人事主管刷掉小蔡的重要
理由。回憶起此事，小蔡懊惱不已。上述信息
已被多家媒體轉編。

想想也是，一位大學生，一份手寫的四百
字簡歷，裡面竟然有二十四個錯別字，錯字率
高達百分之六。這樣的大學生在大學裡究竟學
到了些什麼？連向外界推介自己都能錯別字連
篇，又怎能勝任其他的工作？應聘被淘汰真是
一點都不冤屈。

然而再進而想到的是：簡歷是最簡單的文
字，即使讓小學畢業生寫也不至於如此錯別字
連篇。那位大學畢業生，當年他參加高考時的
作文如果也是錯別字連篇，怎能考上大學？大
學畢業前他得寫畢業論文，如果錯別字也這麼
多，他的論文能通過讓其畢業嗎？看來他原先
的漢字書寫水平不致於低到半文盲程度。但他
那份親筆書寫的簡歷的錯字率達百分之六又是
鐵的事實。何以如此？筆者以為應該是兩大主
因：一是從他 「懊惱」看是粗心大意，寫好後
沒有再細看糾錯；二是更主要的，受漠視漢字
書寫傳統的影響。

毋庸諱言，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人特別
是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漢字書寫水平每況
愈下，提筆忘字、錯別字連篇現象日趨嚴重
——本文開頭引用的事例，以及央視 「漢語聽
寫大會」專題節目中成人漢字書寫正確率極低

都是明證──這固然有互聯網時代到來的某些
因素，即普及用電腦植字的所謂 「換筆潮」；
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漠視本國文化，未處理
好漢字手寫與電腦植字的關係。

有鑒於此，今天必須增強國人對漢字的認
識。漢字是中華文化之根，而文化是民族命脈
。漢字中蘊藏着豐富的中華文化與藝術。魯迅
曾說過漢字有 「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
感目，意美以感心。漢字之美在於 「三美」的
統一與和諧，具有集音、形、義於一體的特性
，這一特性是世界文字中獨一無二的。能理解
這些，就會愛上漢字；真正愛上漢字，就會減
少寫錯別字。

在平時書寫中出現錯別字在所難免。 「錯
」多在筆畫上，少一點多一橫等，主要出現在
手寫中； 「別字」是指用錯不同字義的同音或
近音字，如把 「擅長」寫作 「善長」等等，這
不僅在手寫中，在電腦植字中也會出現。這些
一般來說只要細心一點，特別是在書寫後再認
真細閱一遍便可及時發現糾正。如今社會上錯
別字現象增多，還與受網絡詞語用字影響有關
，由於網絡用字不規範、較混亂，年輕人切忌
出於好奇而盲目仿效。

為弘揚漢字傳統文化，確保漢字健康規範
使用，力爭最大限度避免出現錯別字，除了加
強輿論宣傳教育外，有些措施是否也可予考慮
：中小學校教師在批改學生作業（特別是作文
）中，對錯別字實行單獨扣分以示警誡；高考
作文中的錯別字按數扣分；高校畢業論文、研
究生論文發現錯別字多的，應責令其改正重寫
；用人單位在錄用文職（包括科技）人員時應
進行漢字書寫測試，凡錯別字多的不予錄用；
報刊用稿也可如此；國家權威機構應對網絡用
字作出指導性規定……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法國作家帕特里克
． 莫 迪 亞 諾 （Patrick
Modiano） 斬 獲 二 ○ 一
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瑞
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稱，
他的作品 「喚醒了對最

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
法國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法語被譽

為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
品語種中，英語、法語、德語位居前三甲。翻開
世界文學史，不難發現法語作家精彩的表現。從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角度觀察，法國又是一個盛產
諾獎的國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法國就有
十四位作家獲得諾獎。平均每十年之內，必然就
有人獲獎。在中國讀者中影響廣泛的法國作家如
勒．克萊齊奧（二○○八，代表作《戰爭》）、
薩特（一九六四，《詞語》）、阿爾貝．加繆（
一九五七，《鼠疫》）、安德烈．紀德（一九四
七，《田園交響曲》、羅曼．羅蘭（一九一五，
《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都曾經是諾獎得
主。

對現代法語文學感興趣的人都清楚，莫迪亞
諾其實是中國讀者的熟面孔。上世紀八十年代中
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國內曾颳過一陣 「莫迪亞諾
風」，《外國文學動態》、《讀書》等紅極一時
的期刊，這段時期內對其人其文多有介紹。可是
隨後在以馬爾克斯為代表的拉美文學熱潮中，莫
迪亞諾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莫迪亞諾是當前活躍在法語文學圈裡最重要
的作家。從一九六八年創作第一部小說《星形廣
場》至今，已經有二十部小說集問世。如：《夜
巡》（一九六九）、《環城大道》（一九七二）
、《淒涼的別墅》（一九七五）、《暗店街》（
一九七八、也譯《暗舖街》）、《緩刑》（一九
八八）、《夜半撞車》（二○○三）、《青春咖
啡館》（二○○七）、《地平線》（二○一○）
等等。對於文學語言，他又是一個精雕細琢的作
家，每部小說篇幅都不算長，十萬字以上的篇幅
對他而言，算是 「大塊頭」了。

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莫迪亞諾多次獲
得各類文學獎項。其處女作《星形廣場》獲得羅
歇．尼米埃獎、《夜巡》獲得費內翁獎、《環城
大道》獲得法蘭西學院文學獎、《暗店街》獲得
龔古爾獎、二○一○年出版的小說《地平線》則
獲得西蒙娜和奇諾．德爾杜卡基金會之世界獎
……法國文學評論家認為他是 「法語文壇最有特
色、最有才華的作家」。

任何作家之創作，都和自身的家庭、成長、
童年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莫迪亞諾也同樣如此
。作為一名在法國出生的作家，他又有着猶太人
血統。一九四七年，莫迪亞諾出生在巴黎郊區一
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他十歲開始寫詩，十五歲開
始小說創作。一九六五年在巴黎索邦大學學習一
年後輟學，專事文學創作。因為血統和家庭之因
，莫迪亞諾對法蘭西、猶太人懷有深厚的感情。

莫迪亞諾多數小說中都有着猶太人的縮影：

他們被自己秘密的過去纏繞着，不得安寧；他們
不願受血統的限制和束縛，但又不得不承擔起自
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處在左右為難的境遇中，徘
徊在英雄與懦夫、犧牲品與幫兇、光榮與恥辱兩
條道路之間；他們流落異鄉，過着擔驚受怕的生
活，時時都在逃避追捕……莫迪亞諾帶着深深的
同情心，塑造了這一系列的形象。

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成名小說《星形廣場》，
其書名就暗含猶太人與納粹的故事：一九四二年
六月，一名盛氣凌人的德國軍官問一名猶太青年
，星形廣場在哪裡？青年非常鎮靜地用手指着左
胸（猶太人佩戴的星形標誌）。

隨後出版的第二部小說《夜巡》，同樣反映
了猶太人的苦難生活和如同深淵的未來之路。他
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納粹佔領法國、迫害猶太人
的種種悲劇和不幸。這些小說中的主人翁們，在
歷經各種貌似荒誕、離奇的故事中，不知不覺在
彰顯這樣一個深刻而嚴肅的主題：莫迪亞諾探索
那個極端與邪惡佔據統治地位的時代各種思想和
價值觀的歸宿，並以此譏諷當代社會的種種流弊
。他曾說過： 「我力圖寫出一個沒落的世界，而
法國被德國佔領時期正提供了這種社會氣氛，但
是在實際上，我所表現的，確是當今世界中的醜
惡和粗鄙。」

莫迪亞諾出生時，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兩
個月，雖然他並沒有親自經歷過 「納粹佔領時期
」，可是在他的小說中，卻憑靠豐富的想像力、
父輩們的口述、文獻與影像資料，卻能巧妙、真
實地還原那個時期人們的生活圖景。他的作品有
時很難分辨出哪些是虛構和想像，哪些是真實的
生活。想像和真實的藩籬，在他的文學世界被完
全拆除。有評論家認為：莫迪亞諾最大能力和魅
力，就在於創造一個想像的天地，小說主題有時
候儘管曖昧，有時候還會引起人們發笑，然而讀
後、笑後，人們會因為人類的醜行而羞愧不已。

近五年來，有關莫迪亞諾的作品中文版在國
內出版卻是屈指可數。如：《青春咖啡館》（人
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五月版，金龍格譯）、
《地平線》（上海譯文出版社二○一○年六月版
，徐和謹譯）、《緩刑》（上海譯文出版社二○
一四年七月版，嚴勝男譯）。這和他的創作成就
相比，實在是不成比例。

莫迪亞諾距離現在最近的一部小說《地平線
》，法文版出版於二○一○年，該書中文版二○
一二年在國內出版，其譯者是復旦大學法語系教
授、資深翻譯家徐和謹，他同時還譯過另一位法
語文學大師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代表作《追憶似
水年華》（三卷本）。《地平線》是莫迪亞諾的
第二十部小說，也是六十歲之後創作的一部作品
，該小說曾獲得 「西蒙娜和奇諾．德爾杜卡基金
會之世界獎」，而獲該獎的還有昆德拉、略薩、
博爾赫斯等重量級的小說家。

莫迪亞諾的作品之文風，繼承了法語文學一
直以來的詼諧幽默。而同時作為現代派小說家的
他，卻顯得與眾不同，其文字中還承載着哲學的
追問、社會的反思和小說形式的創新。因此，他
還稱為 「新寓言」派代表作家。莫迪亞諾這次能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法語文學創作而言，是一
次重要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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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獨行莫迪亞諾
——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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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的
東
西
﹂
？
或
許
就
這
麼
說
吧
，

首
先
，
你
得
要
有
古
物
市
場
的
概
念
，
這
也
就
是
說
，
並
不
要
求
都
得
是
些
什

麼
稀
罕
的
珍
寶
。
古
物
市
場
嘛
，
就
是
讓
舊
東
西
流
通
的
地
方
。
所
以
那
裡
的

買
賣
，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情
懷
，
一
種
戀
舊
的
情
意
結
。
因
此
很
多
時
候
所
謂
的

收
藏
品
也
不
過
是
一
些
日
常
用
品
，
比
如
杯
盤
碗
碟
之
類
的
，
還
不
一
定
是
瓷

器
呢
。
甚
至
有
鐵
罐
、
火
柴
盒
、
書
畫
、
扇
子
、
刺
繡
、
掛
曆
、
賀
年
片
、
紅

包
封
等
等
。
是
以
，
有
人
就
說
了
：
這
種
東
西
有
什
麼
好
收
藏
的
？
值
幾
個
錢

啊
？

話
可
不
能
這
麼
說
。
除
了
懷
舊
情
結
，
這
也
是
一
種
嗜
好
，
是
生
活
的
樂

趣
。
這
裡
頭
蘊
含
着
生
活
、
文
化
、
民
風
，
更
是
一
個
過
去
了
的
舊
時
代
的
縮

影
。
也
正
因
為
年
代
久
遠
，
時
空
賦
予
了
它
歷
史
的
意
義
。

是
的
，
舊
東
西
是
一
段
過
去
，
最
能
勾
起
回
憶
了
。
在

生
活
當
中
，
我
們
丟
失
了
的
東
西
實
在
太
多
太
多
了
—
—
那

些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消
失
了
的
，
我
們
又
記
得
住
多
少
呢
？

那
早
看
報
，
看
到
好
幾
幀
電
影
《
紫
釵
記
》
的
劇
照
，

忽
然
想
起
不
久
前
有
個
收
藏
家
展
出
的
所
謂
藏
品
，
竟
然
是

好
幾
千
張
的
﹁街
招
﹂
，
其
中
就
有
《
紫
釵
記
》
，
全
紫
的

，
看
上
去
冷
冷
的
，
心
裡
立
時
有
種
蕭
瑟
的
感
覺
。

﹁街
招
﹂
是
什
麼
？
它
是
電
影
院
的
廣
告
。
在
我
們
還

是
小
孩
子
的
年
代
，
幾
乎
所
有
的
電
影
院
都
有
印
﹁街
招
﹂

，
僱
人
每
天
到
街
上
去
派
發
，
等
於
是
一
種
資
訊
。
召
告
街

坊
鄰
里
，
今
天
上
映
什
麼
片
子
和
放
映

多
少
場
等
等
，
另
外
還
有
劇
照
和
主
演

者
的
名
字
。
當
然
，
那
一
小
段
介
紹
劇

情
的
﹁本
事
﹂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街

招
﹂
以
單
色
印
刷
，
紅
、
黃
、
藍
、
青

、
紫
，
輪
番
上
陣
。
也
不
知
是
廉
價
的

關
係
還
是
那
年
代
的
印
刷
技
術
不
行
，

總
是
印
得
蒙
蒙
的
，
很
雲
水
蒼
茫
的
樣

子
。

今
時
﹁街
招
﹂
已
成
為
藏
品
，
顯
示
它
已
經
被
列
﹁古

舊
﹂
的
行
列
，
是
已
經
走
出
了
我
們
的
生
活
，
離
我
們
很
遠

很
遠
了
。
然
而
，
它
曾
經
是
許
多
人
兒
時
的
記
憶
。
在
那
電

影
是
唯
一
的
聲
光
色
影
行
業
的
年
代
，
卻
仍
然
得
借
助
文
字

—
—
街
招
街
招
，
是
到
街
上
去
招
徠
為
手
段
的
廣
告
。
儘
管

推
銷
的
是
一
種
摸
不
到
夠
不
着
的
商
品
，
卻
能
一
枝
獨
秀
，

領
導
潮
流
。
人
唯
一
永
遠
都
不
會
改
變
的
就
是
渴
望
在
感
觀

世
界
裡
﹁擁
有
﹂
。
那
不
是
夢
，
而
是
慰
藉
。
不
論
是
何
時

何
地
，
任
何
年
代
，
永
遠
沒
有
時
空
的
隔
閡
。

父
親
喜
歡
看
電
影
，
常
把
﹁街
招
﹂
帶
回
來
，
我
每
次

都
靜
靜
地
看
，
靜
靜
地
試
着
讀
上
面
的
﹁本
事
﹂
，
但
總
是
分
不
清
誰
是
誰
，

因
為
人
物
太
多
，
文
字
相
對
變
得
糾
纏
。
不
免
有
點
怨
恨
，
是
恨
那
寫
﹁本
事

﹂
的
人
—
—
怎
麼
就
不
能
寫
得
清
通
一
點
呢
？
另
一
方
面
卻
用
個
鐵
盒
子
當
寶

似
的
珍
藏
起
來
。

後
來
盒
子
是
在
怎
樣
的
情
況
下
﹁不
見
﹂
了
的
呢
？
已
無
法
記
憶
。
我
看

過
《
紫
釵
記
》了
嗎
？
也
一
樣
不
復
記
憶
了
—
—
任
劍
輝
去
世
也
有
二
十
年
以
上

了
吧
？
而
我
那
愛
看
電
影
的
父
親
則
去
世
得
更
早
。
還
有
執
筆
寫
﹁本
事
﹂
的

無
名
氏
們
，
想
必
也
作
古
多
時
。
想
及
這
些
以
寫
電
影
﹁街
招
﹂
營
生
的
人
，

便
彷
彿
依
稀
見
到
潦
倒
文
人
的
身
影
，
頓
覺
生
活
好
艱
難
啊
，
滿
世
界
都
是
命

運
多
舛
的
卑
微
小
人
物
。

法
國
作
家
帕
特
里
克
．
莫
迪
亞
諾
（P

atrick
M
odiano

）

施松卿是西南聯大學生，端
莊清秀，嫵媚動人，能歌善舞。
西南聯大一舉行跳舞晚會了，人
們就禁不住交口稱讚施松卿是仙
女下凡，或黛玉轉世了。所以施
松卿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追求
她的人很多，可是，任那些追求

者紛紛拜倒在石榴裙下，施松卿依然把裙子裹得緊緊的
，如泰山頂山上一青松巋然不動。譬如外文系的趙全章
和袁可嘉的狂轟濫炸就沒有贏得施松卿的愛情。也有因
施松卿貌美望而卻步的，譬如著名科學家楊振寧當年就
對施松卿是 「有賊心而無賊膽」。

這個時候的汪曾祺呢？清清秀秀，斯斯文文，來自
蘇北高郵，整個一白臉書生的才子模樣。不用說，汪曾
祺也對施松卿情有獨鍾。當時汪曾祺是西南聯大中文系
的學生，施松卿對汪曾祺這樣的中文系學生更是不屑一
顧。施松卿說： 「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
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而施松卿在西
南聯大讀的就是外文系。其時，汪曾祺如施松卿說得那
樣常常着一件藍布長衫，這身藍布長衫給西南聯大黑色
的牆壁一映襯，汪曾祺顯得更土，甚至在那些西裝革履
的人面前顯得灰頭土臉了。

西南聯大時的汪曾祺不僅土得掉渣，上課也是吊兒
郎當，心不在焉，不做筆記，以致出現了一些洋相。譬
如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寫到了金嶽霖的一段
軼事： 「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來，不料
金先生講了半天，結果卻是 『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
有人問： 『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 『《紅樓
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實際上金嶽霖認為《紅樓
夢》中的人生哲學不是形而上學，所以才說小說和哲學

無關，因為形而上學是 「不易以文字表達」的。金嶽霖
上課的詳細情況，吳宓在他的日記裡有記載，吳宓所記
載的金嶽霖上課細節跟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
說的大不相同。汪曾祺理解有誤，是他上課不做筆記的
緣故。

其時朱自清在西南聯大執教，他不但把現代文學講
得神乎其神，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有一次，朱
自清講《宋詩》，很認真很投入，上課時帶着一遝卡片
，要開講了，就要求學生做筆記。朱自清一張一張地講
，有不少學生就一筆一筆地記。那次汪曾祺也聽了朱自
清的課《宋詩》。可是汪曾祺卻不以為然。原來汪曾祺
對朱自清這種要求學生記筆記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認為
不合他的口味，就常常曠課，高興了就進教室聽一節，
不高興了，或回宿舍睡大覺，或白天泡茶館，或坐圖書
館。汪曾祺的這一系列行為，令朱自清大為不滿。後來
學習期滿了，西南聯大中文系打算讓汪曾祺做朱自清的
助教，朱自清態度很堅決，拒絕了。朱自清的理由是：
「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呢？」

後來，也就是一九五○年初夏，鬼使神差，汪曾祺
跟施松卿結婚了。在西南聯大時，汪曾祺中文特好，英
文考試卻常常大紅燈籠高高掛。譬如汪曾祺沒能到緬甸
的遠征軍給美國軍官當翻譯，就是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
。就是這樣一個吊兒郎當令朱自清生嫌的人竟然得到美
女施松卿的愛情，是緣分所致還是命運安排？施松卿 「
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
系的女生誰看得上？」的一番感慨是有備而來的，說的
是過頭話，不是隨便說着玩的。 「鍋頭飯好吃，過頭話
不能說」。說嘴跌嘴，自食其言，也就是好比用自己的
手扇自個嘴巴一樣。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汪
曾祺和施松卿注定有着一段夙緣。

聞我秋風 蔡遠桑攝


